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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代對談： 
李歐梵院士的學思歷程和研究心得

時　　間： 民國 106年 5月 11日 （四） 14:00-16:30
地　　點： 議題製作所
主  講  人：李歐梵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  持  人： 李時雍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對談學者： 王　穎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許嘉書 （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
 留婷婷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黃文倩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陳允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陳筱筠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羅景文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劉亦修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生）
 熊婷惠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系助理教授）
記　　錄： 曾琮琇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林封良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圖一： 李歐梵院士 （右八） 和主持人李時雍先生 （左一） 與青年
學人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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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供年輕學者有更多學習交流機會，科技部人文司與人社中心特別舉

辦 「人文大師下午茶」 系列活動。「跨世代對談：李歐梵院士的學思歷程和研究
心得」 是這一系列活動的第一場，由長期致力於中西跨文化研究的李歐梵院士與
十位青年學者一起探討、對話，屬於這個時代的人文學術風景。

《上海摩登》 的問題意識一、 

對談首先從 《上海摩登》 談到人文精神。主持人李時雍認為，李歐梵院士著
作 《上海摩登》 裡面有一個關鍵字 「跨世代」 的意義，一方面是不同世代學者面
對二十一世紀的問題，一方面是李院士在上個世紀末交替之際回頭看一九三○

年代上海都市的種種人文藝術現象。

李歐梵談到，《上海摩登》 想挑戰美國研究中國的現象。六、七○年代，社
會科學主義掛帥，而他研究的是歷史，想用人文方式挑戰社會科學主導的歷史

研究。開始研究時，一九八一年上海這個都市還是以鄉村為主，沒什麼都市發

展。之所以知道一些三○年代的上海都市，是和母親憶述當時到上海聽演奏會

有關。都市文化本身是二十世紀文學重要的一面，研究中國現代文學都不能忽

略上海；他也研究魯迅，但反而是對大陸將魯迅神話提出挑戰，「我的研究目的

不是榮耀上海，而是開拓上海的人文路線。」 他表示，這種人文式的研究盛行不
衰，二十一世紀都市文化開展很快，特別是亞洲，急劇變化的都市生活中，作

圖二：跨世代對談由主持人李時雍先生開場就教李歐梵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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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名研究者，便是從個人日常生活的觀念出發，探討大環境對我們的影響，

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開始從文化史、思想史、城市史、現代主義的角度來寫這本

書。

現代主義的思考二、 

由於對現代主義的喜好，與談人陳允元關注一九三○年代現代文學如何在

殖民地臺灣再產生，而卡林內斯庫的 《現代性的五副面孔》 中國案例不盡相合，
臺灣的狀況也是如此，那麼，理論與研究案例衝突時應該怎麼處理？

對此，李歐梵表示，他不會用廣義現代主義來籠罩中國現象，而是用若即

若離的方式去講，更重要的是對文本要發生一種 「觸覺」 的感受，構成的互文本
要用敏銳觀照才能把意義帶出來。對於臺灣超現實主義的發展，他提出兩個線

索，一是日據時代日本人把西方的藝術作品帶進臺灣，因此 「日本—歐美」 如何
接枝是可以探討的；另一個線索則是 「臺北—上海」 的連結，如劉吶鷗坐船到臺
灣來。不同地方文化的交流成為二十世紀文化的常態，從小到一幅畫一個故

事，大到文化流動的版圖，都是李院士所關心，但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一起合

作，而這個合作的靈感來自古典音樂的對位法。

人文學科的關鍵年代三、 

李歐梵的論著常常浮現漫遊者的形象，彷彿是一種歷史現場的再現。與談

人熊婷惠請院士談他的 「歷史時刻」。李院士回憶，六○年代之間每年都有值得
回憶的轉折。

一九六三年暑假，他發現自己是徹頭徹尾人文主義者。念哈佛中期受史華

滋教授影響，史華滋在課堂上從魏晉玄學談到猶太教，談到西方啟蒙主義，最

後回到毛澤東，使他眼界大開，認為研究應該旁通，奠定 「思想史裡面文學意味
很強的東西」 的研究方向。後期剛好是越戰時期，美國開始反資本主義、社會科
學，這個氛圍也使他成為學術上的左翼：挑戰當時學術的基本模式。這段時間

遇到研究甘地的心理學家、法國文化史權威等，對他影響非常大。他認為，在

美國漢學界遇到很多怪想法的奇人，這些人在大陸、香港或臺灣可能遇不到，

人文研究嚴格來講不是一個學科，也許我們自救的方式就是逼自己跨學科，主

流已經過去，必須強迫自己進入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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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與閱讀的意義四、 
面對當下多元的閱讀環境，閱讀內容不一定是語言文字，而是影像，這對

現代文本閱讀的意義應該怎麼看呢？李院士回應與談人許嘉書，文本受後結構

主義影響，擴大成不只是文學著作，餘則都可以稱為文本，五四時期的文學與

文本是連在一起的，但當時不是反對傳統經典，而是回應經典有什麼新的看

法，這點胡適整理國故貢獻很大。近期研究晚清他發現，民國成立，研究國學

的很多，例如怪才陳寅恪，他到哈佛反而學藏文、梵文，而今年是五四運動

一百週年，卻很少人注意，因為大家都用白話寫作。他強調，他反對任何經典

文本 「政治正確」 的閱讀，而必須擁有自己的方法重新對喜歡的經典文本作出詮
釋。他最近開研究生的現代經典課程，把 《唐吉珂德》 與 《紅樓夢》 放在一起討
論，因為兩本都有後設小說的味道。這類不按時間順序的奇怪配對，或許是

二十世紀的新現象，「因為我們生活在沒有時間次序的時空當中」。他相信，歷

史的幽靈只要有人都會存在，不是把傳統打倒，而是從中建立新的想法。最近

王德威寫的書就是在進行這樣的思考。

雅俗兼容的研究興趣五、 

與談人羅景文觀察到近來臺灣有不少影視 《通靈少女》 和 《做工的人》 文學
作品頗獲市場好評，但也招致學院派的質疑，而我們可以從哪些角度來看待這

些通俗作品？同時也好奇院士的養生以及維繫家庭感情的方法。

李院士笑說，結婚之後，身體開始變好。養生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每天睡得

好，以及隨時作甩手操，因為研究者長期坐著看書打字，背容易不好。至於通

俗文學，李院士最近正在研究晚清翻譯的言情小說、偵探小說、科幻小說，一

般知識分子，如嚴復、梁啟超都不喜歡這類小說。他解釋，晚清大量的新知、

新學傳入，因為傳統科舉廢除，需要大量課本，而通俗文學對一般人來說正是

吸收新知的一部分。維多利亞時代與晚清相似，都很保守，但有一批女性作家

用通俗文學來反抗，無形之中，解放性的東西把儒家的保守主義解開了。五四

時期也有一批女性作家自己做雜誌，主編、編輯、讀者都是女性。「我不覺得自

己是很雅，也不很俗，我自己作研究的興趣是雅俗兼容，這樣才構成一個生活

的全體」。

經典文本與當下問題感的介入六、 
以 「文化研究」 作為涉入的方法，我們究竟該如何介入經典的文本？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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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回顧過往殖民進程與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之間的曖昧，或面對眼前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衝撞，我們又如何能從 「人文精神去尋找研究中的人」 ？
與談人黃文倩與王穎試圖把問題感轉回當下面對的生存場景就教於李院士。

將魯迅視為討論的介面，李院士提及以 「文化研究」 切入不同經典文本的視
角，就是要去了解文本、藝術的陰暗面。不使經典文本道德化，或正典化，才

能讓不同的文本開放，使其重新置回世界性的意涵。李院士強調，「世界主義」 

的構想，應該是文化史的構想。有別於資本主義構連、殖民主義擴張的脈絡，

討論 「世界主義」、「世界文學」 是要從文化梳理出各種曾交錯複雜浮現，而今卻
被掩蓋的抵抗性能量。李院士認為，全球的文化脈絡與不同的在地民族，不是

一個二元對立的選項。當下，我們所面對的是全球後殖民的結構性問題，也充

斥著整個世界性勞動壓迫、流動的問題，也更包含著環境及全球氣候變化的問

題，而如何帶著一個 「全球人」（Global Citizen） 的視野，由下而上，從在地處境
並就整體世界的複雜輪廓進行描述、追問，則是我們應該認真思索的方向。

主體的經驗位置七、 
「藝術的陰暗面」 它必然會伴隨著不同文化、城市空間的轉換，帶出主體經

驗位置的問題。為了能深化此一討論，與談陳筱筠和留婷婷則是把思考脈絡帶

進香港與澳門的經驗，分別就香港文學的發展，以及澳門都市經驗與形象營造

等問題，和李院士展開對話。

李院士語重心長地表示，香港、澳門目前背後所突顯的難題，恰是與他切

身相關的。他指出，近五來年，香港與澳門有著巨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這

些城市的發展與建設，卻是極為不對等的狀況，幾乎都是以中國為主。

李院士表示，他心目中的香港、澳門是 「國際主義」（Cosmopolitan） 的。 

「國際主義」 有別於 「國際化」（International）。「國際化」 是什麼呢？也就是外國
企業、資本主義。不過，「國際主義」 不是 「資本主義」，「資本主義」 是以統一
的、收攏性為主的，它並沒有辦法讓多元文化發生。雖然，香港、澳門都曾受

不同殖民主義的影響，但相對地，卻也使文化多了一些韌性、複雜性。對此，

李院士也特別說明，香港文學之所以獨特，是因為它突顯了某種預言性，這種

預言性與純文學相當不同，而澳門的文學、文化，則更是帶著許多葡萄牙文化

的特殊痕跡。言談中，李院士也對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表示憂心。而回到香港

文學與澳門文化的問題，他認為，對於文化、文學的思考位置必須能超越政治

與經濟的預設，才能展現自己的活潑性與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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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歷史研究的問題八、 

來自香港的與談人劉亦修，則是從如何再回望香港，以及就音樂性、歷史

和文化史等問題，向李歐梵院士請益。

關於如何回望香港，李院士認為，還是應該將 「香港歷史的靈魂帶回來」。
例如，香港人怎樣在殖民史中進行抵抗，發展自己的文化，或在十九世紀英國

殖民後，至二十世紀初南來文人之前，華人的聲音是什麼？李院士強調，不同

語言史料的使用，或從視覺、音樂的涉入，都是豐富歷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尤

其，是對日常生活 「物質文化」 的介入。其實，就這點而言，「文化研究」 可以做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既定的學術結構下，如何堅持人文研究的初衷？九、 

針對當前學術結構的問題，李院士也指出，它對人文研究者並不友善，從

事人文研究的朋友，一定要彼此支援、對話，形成一個能相互協助的學術團

體。人文學者應該以出書為主，給他七年、八年寫一本書，但目前的制度，卻

是讓研究者不斷去寫論文。過度現代化的結果，同時也造成了過度組織化和制

度化，這使得整個人文學術的空間更加地被限縮。

因此，李院士提到，或許退而求其次，我們可以設想以一個研究小組的方

式聯名出版論文。當然，它也會有漏洞。但不同的研究小組，卻可以相互碰

撞、相互交流，發展出更為不同的議題和研究。在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

圖三：跨世代對談會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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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這樣的模式在發展了，而這方式，也可以促成跨領域的研究出現。當下，

我們不再是單獨作戰的時代，人文研究已經是少數民族、邊緣團體，如不能相

互支援、相互協助，往後可能會更難受。

十、 現場提問

來自中國福建的學生提出與會心得。他提及來臺已經一段時間了，最大的

感覺是臺灣人與人之間的互信，與中國相當的不同。同時也覺得，中國的教授

很難接近，而臺灣的學者卻特別親切，促使他想請教李院士對中國的文化有什

麼樣的觀察？ 

李院士笑著表示，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最優秀的學生，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的學生求知欲非常強，而有些中國的教授，確實架子是非常大。大陸學界的情

況，沒有像臺灣這樣單純。他們人文學界背後，有各式各樣的壓力與焦慮。但

在中國，文化性的民間社會，發展的非常快，它們對外界充滿興趣，不像臺

灣，對外面世界興趣不大。

對談尾聲，主持人李時雍特別感謝李歐梵院士從百忙中抽空和青年學人對

話，同時也就這次活動能圓滿進行，對參加此次活動的朋友，以及執行活動的

工作夥伴表達謝意。


